
责任编辑/Editor 朱小林 ZHU XIAO LIN14 长篇连载 2014年3月20日 星期四

国际刊号:ISSN 1581-1978 E-mail:ozqbgj@gmail.com 欧桥网：www.ouqiao.net Hotline:0040735-192762 Free Point:国图、布大、孔子学院、中餐馆、亚洲超市、华人市场、各大中资机构、机场

“瞧您，遇到什么事儿啦？气成这
样！”

“做饭这活儿俄（我）怕是干不成
了。”

“是我们惹您生气了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后晌来了几个知青，说是找你

们玩来了。俄（我）说你们不在。他们
问去哪了？俄（我）告诉他们去后沟砍
柴去了。他们不但没走，还大摇大摆
地进了窑洞。看到案板上刚烙好的煎
饼拿起来就吃，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俄（我）让他们尝尝就得了。他们不但
不听，还对俄（我）说：‘知青都是一家
人，谁吃了都一样。’俄（我）上前想拦
住他们，没想到其中一个知青还对俄
（我）推推搡搡的，瞪着眼珠子对我说
道；‘你少管闲事儿，吃几张煎饼算什
么呀！我们都是哥们儿，没的说。’他
们边吃边拿起煎饼往挎包里装，你说
气人不气人呀？”

看到郑叔那气愤的样子，我心里
盘算着这事儿能是谁干的呢？东西吃
了倒没什么，和老乡发什么脾气呀！

“郑叔，您别生气，我先把同学们
接回来，她们背着柴禾累得走不动
了。等我回来咱再细说。”

郑叔一听，连忙说：“走，俄（我）
和你一达刻（一同去）。”

我和郑叔在山脚下见到了他们，
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喘着
粗气，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似地向前移
动着脚步。

“赶紧把柴禾放下吧。”我边说边
帮她们把肩上的柴架子放到地上，然
后把柴禾集中放在我和郑叔带来的
两个大柴架上。

“你们跟在后面慢慢走吧，我们
先上去了。”

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的姑娘们脸
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她们用无声的语
言表达着内心的情感。

我们这批来陕西插队的知青将
近三万人，先后被安置在延安地区所
属的宜君县、黄陵县、黄龙县、洛川
县、富县、甘泉县、宜川县、延安县、延
川县、延长县、安塞县、志丹县，共计
十二个县。遍布百余个公社，上千个
生产大队。

知青里最大的同学二十一二岁，
最小的才十四五岁。知青之间有些是
多年的同学，有些是同一个大院里的
邻居，还有的同学，父母那辈就是出
生入死的战友或是多年的同事。他们
从首都来到这偏僻的山村落户，面对
从未经历过的艰苦环境，很多人一下
子还不能马上适应。在这种情况之
下，他们彼此牵挂着，再加上眼下又
没有什么农活儿，所以走村串队的现
象时有发生。尤其是人缘好朋友多的
人，相互来往就更多一些。同学也好，
朋友也好，人家从几十里地以外看你
来了，谁还会考虑粮食定量的问题，
让朋友空着肚子走呢？我想；同学之
间的这份情感只要和郑叔说清楚，相
信他会理解的。

我把柴禾放在院子里，一进屋只
见案板上放着厚厚一摞煎饼，焦黄焦
黄的散发出谷米的香味。

“郑叔你可真行啊，啥时候学的
这门手艺，绝了！”我蹲在门边一边洗
手，一边对郑叔摊的煎饼赞不绝口。
郑叔勉强冲我笑笑，依然打不起精
神。

“郑叔，您还为下午那点儿事生
气呢？”

“平安，不是我小气，你们的粮食
都是按定量分配的，今天来的这伙
人，他们连吃带拿还糟蹋了不少，以
后你们的粮食要是不够吃了，队上怪
罪下来俄（我）可咋办呀！”

“今天谁来咱这啦？”
“俄（我）嗨不哈（不知道）。问他

们也不说。”
“甭问了，反正是知青。”
“既然是找咱们的，远不了，肯定

是咱们学校的。”
“就是，不熟悉的人也不会这么

随意。”
“哎，您是为这事生气呀!以后不

够吃了，我们也串队去，反正饿不死
我们，您就放心吧。”

大明的话还挺灵，郑叔似乎明白
了什么道理，神情一下子放松多了。

“后晌，俄（我）一直担心你们回
来会埋怨俄（我）没本事呢！一个大活
人连个煎饼都看不住，没想到你们谁
都不在乎。”

说话间几个女生也回来了，桂琴
一进屋就大声地说道；“郑叔您不用
为我们担心，哪天我们几个女生出去
串趟门，问题就解决啦。”

“你们出去不管用，要…想解决
问题，还…得让平安出去。”

“为什么呀？”郑叔每天把饭菜做
好以后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不
清楚我的饭量。为此他莫名其妙地问
着长顺。

“好…汉不不用多，一个顶…十
个。”

长顺的话一出口，逗得几个女生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顿时感觉像是
一颗钉子扎在了心上，浑身的热血一
下子沸腾起来，面颊感觉滚烫滚烫
的。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无论如何也
不能在女同学面前发作，那样的话显
得我也太没有涵养了。为了缓解一下
情绪，我顺手拿起水缸边上挂着的
瓢，从缸里了一瓢凉水“咕咚、咕
咚”地喝了起来。长顺这时显得十分
得意，嘴巴张得大大的，兴奋得像个
受宠若惊的孩子。当他的目光落在我
那张冷冰冰的脸上时，不由得一楞，
感觉告诉他，刚才的玩笑开得有点儿
大了。然而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
的水，想收回来是不可能了。他懊悔
地低下了头，等待着接受责难。

大明瞪了一眼长顺，心想你小子
说话也太不讲场合了，你明明知道平
安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却偏偏当着
众人的面说些他无法反驳的话。于是
他慢悠悠地对长顺说道；“赶紧洗洗
手吃饭吧！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
像是放了个蔫屁似的。”

郑叔一边笑一边说道；“这话是
啥意思啊”！

“呛人呗！”
“哈哈哈……”窑洞里的笑声顺

着窗户缝飞了出去，它带走了我们身
上的疲惫，遮掩了我瞬间遇到的尴
尬，温暖着郑叔的心。

郑叔忙碌了一天，该是回家的时
候了。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
走去。刚迈进院子，婆姨便从窑洞里

迎出来和他打着招呼：“今儿咋回来
得早哩！”

郑叔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进了
窑洞。

郑叔的婆姨叫月娥，人很贤惠。
见自己的老汉满脸愁容，心里不由得
一惊，生怕他在外面受气。她一边忙
着把锅里的饭菜端到炕桌上，一边关
切地询问道：“你今儿这是咋哩？”

郑叔两口子感情很好，见月娥这
么关心自己，于是就把白天发生的事
情，从头至尾告诉了自己的婆姨。月
娥听罢连忙将筷子递到自己的老汉
手里，心疼地埋怨着说：“当初俄（我）
就不让你接这个活儿，起早贪黑累点
儿、苦点儿倒是没甚（什么），就是担
心你和人家北京娃处不好关系，到最
后闹得受累不讨好，还惹一身麻达
（麻烦）。”

“咱队上那几个娃娃好着哩，他
们根本不在乎人家拿走了他们的口
粮，看到俄（我）又气又恼的样子，一
个劲儿地安慰俄（我），还逗俄（我）笑
哩！”

“真的？到底是一个队的人啊！看
来你这些日子没白受累。”

“你说得对，咱队上这几个北京
娃都好着哩。快过年了，你把咱家做
摊黄的家什找出来，俄（我）给这些娃
娃做些好吃的。”

“做摊黄比做煎饼还要麻烦，你
还嫌不累咋地？”

“只要娃娃们满意，就是再苦再
累俄（我）也心甘情愿。”

月娥望着自己的老汉，眼睛里充
满了怜惜之情。她心疼地说道：“你心
里总是想着那些北京娃娃，这些日子
你早出晚归，咱家的事情一满（一点
儿）顾不上做，人都累瘦了。”

“月娥，俄（我）知道你的心思，自
从咱接了这个事儿以后，家里的活儿
全都落在你的身上了，咋是让你受苦
哩！”

月娥望着自己的老汉，眼角上涌
出了一颗晶莹的泪花。

次日清晨，郑叔早早就上知青点
儿来了。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铁拍
子，两边还焊着一根小拇指粗的铁棍
儿。

“郑叔您拿的是什么‘武器’呀？”
郑叔刚一进院子，大明就风趣地和他
打着招呼。

“哈哈，你们没见过吧！一会儿俄
（我）用它给你们做摊黄吃！”

大家觉得很好奇，争先恐后地围
上来看。郑叔手里拿的这个家什，我
倒是见过，是烙饼用的工具。它由两
片铸铁模子组成，中间的部位向里凹
进去，在家时爸爸用它给我做过糊塌
子，把白面和鸡蛋勾兑成糊糊状，烙
的时候把和好的糊糊倒在模子里，然
后把两片金属模子合在一起，放在火
上烤，烙好以后蘸上配好的佐料，挺
好吃的。

“郑叔你怎么想起给我们做摊黄
来啦！这么多人吃，多累呀！”

郑叔笑着对桂琴说道：“只要你
们能吃好吃饱，俄（我）辛苦点儿心里
也高兴。”

“郑叔，我们来了这些日子怎么
没见过谁家吃摊黄呀？”

“我记得刚到队上的第二天，李
队长的婆姨给咱们送过。”

“唉，要是平时能够吃上这号饭
食，每年分下的这点儿粮食就更不够
吃哩！咱村里只有过年或是谁家办红
白喜事的时候，才能吃上这号（种）饭
食哩！”

“什么了不起的伙食呀！还要等
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真够夸张的
啦！”郑叔无奈地看了华子一眼没有
作声，我们一起进了屋，郑叔迅速地
将头天晚上调好的面糊糊放在灶台
边上。

“这盆里的面糊是做摊黄用的
啊！我还以为用它蒸发糕呢。”

“这…么一大盆面，还…不得烙
…到明儿早…上去啊。”

眼看着郑叔一个人忙得不可开
交，还得听着周围鸡一嘴鸭一嘴的议
论，真够让人烦的。我连忙朝同学们
摆摆手，示意他们别说了。准备工作
就绪后，郑叔从柴垛上拿起那个烙饼
的家什，用嘴吹了吹上面的浮土，用
一根系着布头的筷子在麻油碗里蘸
了一下，然后在那个铁饼芯里摸了
摸，在面盆里盛了一勺面糊倒在了铁
板芯里。

“哎哟，怎么也不好好洗洗那个
铁夹子呀！多脏啊！”听英子这么一
说，郑叔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儿，他意识到刚才自己的确有点儿大
意了。他把盛好的面糊倒在了灶坑
里，随手拿起一个搪瓷盆倒了半盆水
就要洗那个铁夹子。

“唉，郑叔别用那个盆，那是桂琴
的脚盆。”郑叔听华子这么一说，顿时
紧张起来。不由得心里埋怨着自己，
今天俄（我）这是咋了！接二连三地出
错。她们会不会认为俄（我）平时也是
这样不干不净呢？想到这儿他感觉自
己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唉，真是的，俄（我）看着怎么和
那个刷碗的搪瓷盆差不多呢！”郑叔
自言自语地说着。华子看到郑叔被自
己的一声大叫吓得毛手毛脚的样子，
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连忙起身帮郑叔
在洗碗的盆里倒好了水。

“郑叔您不用着急，今天也不出
工，慢慢做呗。”

“就是，我帮您烧火。”大明接着
我的话茬，坐在了灶坑前面。

郑叔听我们这么一说，情绪稳定
多了。他用头上盘着的白羊肚手巾擦
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专心致志地做
着。他细心地用一块纱布蘸上一点儿
小麻子油，在那块铁饼里面擦了擦，
然后把小米面和玉米面搅成的面糊
放在里面，将两片铁板合在一起送到
火上来回旋转地烤着。

第一锅摊黄出锅了，郑叔看着焦
黄焦黄的摊黄满意地笑了。

“总算没白忙活，俄（我）还担心
这面发的不够好呢，快尝尝吧。”

郑叔一边说着，一边把烙好的摊
黄放到盛馍馍的篮子里。他胸有成竹
地等待着大家的赞许。长顺迫不及待
地伸手拿起篮子里的摊黄大声说道：

“让我尝…尝。”
“哎哟，真…够烫的！”随着长顺

的叫声，只见那个半圆形的摊黄被他
扔到了篮子里。他一边用嘴吹着手
指，一边说着：“看来心急还…真…吃
不了热烧饼！”

“哈哈…谁让你嘴馋呢! ”英子一
边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由于那个摊黄的家什是铸铁做
的，很厚，保温性能很好，不一会儿的
功夫篮子里就堆了一层。我从篮子里
拿了一个摊黄咬了一口，顿时一股酸
味儿顺着鼻孔直达胸腔，连牙根都感
觉酸酸的。我抬头望着大明他们几
个。

“怎么这么酸哪！”华子眨着一只
眼睛，把嚼了两口的摊黄吐到了地
上。英子看着手里的摊黄也在犯愣。

“什么味呀，酸不溜秋的，真难
吃！”心直口快的桂琴一边说，一边把
嚼了一口的摊黄扔到了篮子里。

“吃完了准…得醋心。”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郑叔蒙

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片真
情实意，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他
握着铁夹子的手在不停地颤抖，耳鼓
里嗡嗡乱响，好像站在山谷的风口上
一样。他望着面盆里剩下的多半盆面
糊糊两眼发呆。

“郑叔，我们才来到这里，一时还
不适应当地的口味，慢慢就好了。一
会儿把从北京带来的白砂糖，往面盆
里撒点儿烙出来就不会这么酸了。”

郑叔听完我的话茫然地看着我
说道：“你们在北京不吃这号（种）发
面的食品吗？”

“吃呀！”
“那就不酸吗？”
“我看见妈妈每次发面的时候，

都放一些苏打粉或是碱面。”
郑叔看着我额头紧锁着，过了一

会儿才从他的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
“看来是俄（我）错了，当初要是听她
的就好了。”

我不知道郑叔说的“她”是谁，但
是从他那无奈的表情和受到伤害的
眼神里，我感觉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伤
痛，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总是时不
时地让他感到困惑，面对这种看不见
摸不着的东西，他好像已经意识到，
这绝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改变的现
象。

第二天上午一直不见郑叔的影
子，大家情不自禁地议论上了：“都几
点了，郑叔今儿怎么还不来呀！”

“不会是他家里有什么事儿吧！”
“我看他昨天做饭的时候，有点

儿心神不定，闷闷不乐的，是不是心
里有什么事儿呀？”

“郑叔这人心挺重的，以后咱们
和他说话的时候注意点儿分寸，毕竟
人家是个大老爷们儿，谁不要个脸面
呀！”

“就…是，昨天他摊…黄的时候，
我就没插嘴，我…瞧他的脸一阵红…
一阵白的，八成是生气了吧？”

长顺的话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昨
天郑叔的表情，都怪我们平时说话太
直白了，刺伤了郑叔的心。难道他会
因此而不来帮我们做饭了吗？想到
这，我决定下山去他家里看看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儿。

“汪…汪…”我正要出门，忽听院
子里传来阿黄一声接一声地吼叫。我
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冲出了窑洞，然
而，盼来的却是李队长。望着他那张
没有表情的面孔，没等他开口我马上
意识到，从今往后郑叔是不会再来帮
我们做饭了。

“郑孝玉已经和俄（我）说了，他
干不下去啦！请你们能够原谅和理解
他。刚才队上的几个人研究了一下，
决定从今天起，你们的伙食问题由你
们自己安排吧。先试上一段时间，如
果你们有什么难处的话，咱们再商量
解决，你们看咋像（样）？”

李队长见我们六个人一言不发，
于是把我叫到了一边。

“有什么困难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人连

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还一套一套的呢，刚才郑孝玉

和我谈话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
平安，你是知青队长，大伙儿全看你
的呢！你们先自己体会一哈（下），人
不受苦中苦，难知蜜中甜哪！”

“嗯，放心吧队长，有时间我一定
去看望郑叔，他对我们知青很好，这
段时间让他受累了。今后的日子长着
呢，让我们慢慢相处吧。”

李队长意味深长地望着我，绛
紫色的脸膛上露出了一丝朴实的笑
容，他用那只满是老茧的大手，轻
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朝
山下走去。 （之九）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作者 马平安

【六】 初出茅庐


